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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路不好走，陈技术员一直没有来。定下
的活，已经编完了。过去都是陈技术员发下样品
来，大家照着干。这回，我也干一回样品试试！这
样想的时候，芳草心中蓦地涌起一种久违了的激
动。按照自己的经验，加上她的想象，一块块形态
各异的草编地毯在她的手中诞生。即使他们不
要，放在自己家中，也挺有情趣的。芳草这样想
着，心情明显好起来，手中的草辫 ，舞蹈般翻飞
着。

待陈技术员穿了雨靴来到苇子圈时，芳草按
照自己的心意制做的“样品”已达十块之多。陈技
术员咋一见，也惊喜得不得了，只是说外贸部门不
知道能不能通得过。

陈技术员把那十块地毯都拿走了。芳草心中
有一丝期盼，又有一丝不安。

十天不到，陈技术员来通知她，她制作的样
品，经省外贸系统和外商联合评定，全部通过，被
指定为出口产品。

这是真的！我也能设计制作样品了？！
芳草一时竟有些眩晕的感觉。
苇子圈的闺女媳妇们，纷纷来到她家，跟她学

习编新的花样地毯。芳草这个不收学费的老
师 ，不论哪个找到门上来，她都一样教得认真、
仔细，就连以前恨她公爹连带着恨她的人也会编

了。村里的闺女媳妇们都夸她脾气好，手也巧，不
愧是识文断字的人。

不多久，蒲桥成了省外贸的草编出口基地，而
苇子圈，成了蒲桥的重点收购点。陈技术员 ，隔
三岔五就骑车到苇子圈来跑一趟。

这天，随陈技术员来的，是县文化馆的摄影记
者。他们一齐来到芳草家，要给她拍照片，上报
纸。芳草一听，当时就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好了。
陈技术员按照那位张记者的指点，把一张张或大
或小或方或圆或单色或双色的地毯挂满了冲门那
面墙。芳草望着墙上的地毯，竟有些晕。这么漂
亮的地毯，全是出自自己这双手？从前，只是不停
地忙着编，忙着钉，钉完一块，也总是翻过来正过
去地使劲瞅两眼，看够不够一级。经自己的手，出
去了多少块地毯，是记不 清了，可咋从来也没觉
得这么好看过呢？

芳草按照张记者的安排，在冲门那张旧八仙
桌上铺一块大地毯，手里捏着针线，在缝。

芳草的手总是抖，到了最后，抖得连针都有点
捏不住了。

不几天，陈技术员骑着那辆全链盒的白鹤新
车，把报纸送到了苇子圈。当时，就有那么多年轻
人争着抢着看。看了的，还想再仔细看看；那没看
到的，跳着叫着去抢、去夺。

年轻人在羡慕的同时，又一致说芳草不大上
像，照片不如人好看。

芳草是最后一个看到那张报纸的。细瞅着报
纸上那被各色地毯包围着的人，觉得又像自己，
又不像自己。这报纸上的人，真的是我吗？这会
儿，她心里甜甜的：这报纸，该让东海看看的……
正这样想着，文隽哼着歌走进来，拿起桌上的报
纸，翻过来倒过去地瞅：

“这摄影水平还不错，就是布局不是那么好，
地毯太多了，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芳草，看你
紧张的，有啥怕的？人家陈技术员不是说了吗，那
文化馆的摄影记者早就想下来体验体验生活，正
好，咱村草编搞得好，他就来了。那陈技术员觉得
你地毯编得好，人长得也好，就选了你。其实这有
啥，只不过给那记者当一回道具罢了，人家挣稿费
又不给你，你紧张啥？”

文隽说话从来都是这样，有时，毫不掩饰的话
语会把芳草刺痛得透不过气来，可过后想想，她
的话直是直了点，却是挺有道理的。这孩子年纪
不大，可读的书不少。她和于东海家靠得近 ，他
家里的藏书，差不多被她翻遍了。芳草觉得，只有
和文隽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记起自己是曾经读过
十二年书，曾经做过到外边的世界去看一看的梦
的……

“你们这一代人……”
文隽曾不止一次说过这话，每一次，都是轻轻

摇着头，那满脸的故作老成的无可奈何，让芳草看
了直想笑。

“话又说回来，你们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事
事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可是，也不能凡事太死心眼了啊！”

文隽说这话时满脸的严肃，这在她，是极少有
的。

“我们从小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毕竟是
不一样嘛，在处事上，难免不同。”

芳草也认真地望着文隽。
“狡辩，完全是狡辩，大环境不都是黄河岸边

吗？咱们同在黄河岸边长大，喝的都是黄河的
水，还说有什么不一样？”

芳草被她那副认真劲给逗笑了：“真该请个明
白人来给咱们评评理，看到底是谁在狡辩。”

“行，我这就去把东海哥请来，让他来评评
理。”

文隽说完，头也不回，蹦蹦跳跳地走了。只一
小会儿，她便又回来了。

“嗨，真不凑巧，东海哥到镇上买书去了。”失
望明显写上了文隽的脸，“真是的，也不带我一块
去。”说完，她坐到一边生闷气去了。

“文隽，你不是应该叫东海叔吗？咋整天张口
闭口地东海哥呢？”

“我就愿叫他哥嘛！”文隽跳到芳草跟前，搂住
了她的脖子，“叫啥不一样？我愿叫他哥，就叫。
我感觉他永远都会是我的哥哥，永远，你信吗？”文
隽并不需要芳草回答，就那么自顾自地说着，“开
始，他也怪我喊他哥，还很正经地说过我，可我不
管，他越不让喊，我越喊。后来，他没办法了，就不
再说我。”

芳草觉得文隽贴在自己颊上的那张面孔热腾
腾地烤得她直想冒汗。以往那调皮的，无所顾忌
的腔调，此刻也变得轻柔、舒缓。芳草心里一震，
莫非……不，不可能……可是……芳草的心痛了
一下，内心深处那最隐秘的一隅，那座感情的纪念
碑，在眼见着倾斜，芳草试图将这倾斜控制住，但
是，此时，她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东海，于东海！
在心中，她低吟着这个熟悉的名字。

文隽依旧说着：
“……他这人就这样，事事都好，就是太那个

了。夏天的时候，我喊他陪我去游泳，喊了几次
他都不陪我去，今天这理由明天那理由的。那
回我生气了，赌气一个人游了一上午没回来 。
他不放心了，去找我。哼，我偏不回来，一气之
下我游到河对岸，钻进红柳丛中不出来了。我

看得见他，可他看不见我，直急得他在河边转过
来又转过去的，笼中困着的老虎一样。 后来，我
怕真把他给急坏了，就从树丛中走出来了。你
猜他咋的？见到我，也不游过来接我 ，竟一甩手
走了。还是我急急忙忙游过来，追上他去跟他
道歉，可他板着个脸一声不吭地装大人，他才比
我大几岁？”

文隽噘起小嘴，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但只一小
会，她便又恢复了以往那副调皮、率真的模样 。

“哎，我说，你的那位同学倒是挺欣赏你的，他说你
温柔、贤惠、善良，又通情达理又聪明能干，简直是
集东方女性的优良传统于一身啊。你信不信？”

文隽眨眨眼睛，冲芳草做了个鬼脸。
芳草笑了笑，算是对文隽的回答。她有心无

心地问道：“他可说过我的坏话？”
“软弱可欺！”文隽皱了下鼻子，“好了，我该走

了，看他买回啥好书 来，我得先抢来看看。”
文隽对芳草挥挥手，哼着一首轻快亮丽的抒

情歌曲，拐过屋角，不见了。只有那歌声，依然流
水般叮咚响在芳草的耳畔。

东海真的是那样说吗？哦，东海，你的话我考
虑过多遍，你说得太对了。可是，人又怎么才能做
到不这样软弱可欺呢？

手中的草辫随了她的思绪在不断增长着，增
长着。

“芳草，我回来了。”
芳草扭转头，见门口站着的，竟是全福。他进

门来，咋就没听见呢？
全福一步来到芳草的跟前，把手中的报纸有

些夸张地拍在冲门的方桌上：“芳草，你都上报
了！

镇上的人，见了我都夸你长得俊，说你的那
双眼睛，就跟潘虹似的，不过潘虹别的方面比你
可差远了！”全福站在芳草的面前，细细地瞅着
芳草。

“净瞎说。”芳草微笑着推他一把，“自己的老
婆还这么看来看去的，没见过呀？”

“见是见过，可是，越看越耐看了。”
芳草斜他一眼，红晕飞上了脸颊。“那你就对

着那张报纸瞅吧，我要去做饭了。”
全福一把拉住她的手，直把她闹了个大红脸：

“看你，让爹回来看见。”芳草轻声地说。
“你看！”全福说着，把一只镶着红绿珠子的电

子表放到她手上，“单位上的小张去了趟南方，带
回来不少，我看着挺好看的，就给你买了一块。戴
上试试，看看行吧。”

望着手上闪着亮光的电子表，芳草一时竟不
知道说什么好了。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才在全

福的催促下，戴在手腕上。
不知为什么，她轻轻叹了口气，戴表的那只手

腕，也有些微微发酸……
这天，外贸公司的陈技术员很早就来到苇子

圈，敲响了芳草的家门。
“告诉你个好消息。”陈技术员高兴地对芳

草说。原来，县外贸公司想培养一批有文化、有
潜力又心灵手巧的技术员，学习期满后，分到各
个点当验收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陈技术员
说。

芳草觉得有些站立不稳，心咚咚咚震得大
脑一阵阵发麻，手里的那张纸重得似要把她坠
倒。

“芳草，你怎么啦，是病了吗？”
陈技术员忙伸手扶住她，芳草倒在了陈技术

员怀里。
这消息，对她来说，是太突然了，突然得让她

有些承受不住。
“这是真的？！”
“是真的！”
陈技术员揽着她，和她一同走进屋里，坐到床

上。
“在商定人选的时候，我把你制作样品的事说

了，总经理不停地点头，一个劲地说，是不是上报
的那个女同志？是个人才啊！不容易啊！咱们就
选这样的人才！总经理还要我们大家都向你学习
呢！你看你还有啥困难，如果没啥困难的话，就按
通知书上的时间，哦，还有整十天，到县外贸去报
到；要是还有什么困难，就到收购站去找我！”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话，陈技术员就要回去，芳
草拉住她的车子，执意要留她吃顿饭。

“今天这饭我就不在这吃了，往后你去了外
贸，咱就是一家了，少吃不了你的饭。”

送走陈技术员，芳草坐回到椅子上，脑子里幻
灯一样连续不断地闪现出各种不同的画面，越出
越快，越出越多。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任
暮霭填满她那空荡荡的小屋……

真的就要走出苇子圈，到外面的世界闯闯了
吗？像于东海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一
生，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做出的这些，是不是就
是这种“价值的体现”呢？

芳草在这个晚上，高兴得迟迟难以入睡，迷
迷糊糊，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早晨醒来，她想
闭上眼睛再歇一会，突然记起靠河边的那块田
地势高，也许能进的去，能犁上沟撒麦种了。 秋
分就要到了，再不播种，怕会影响明年的收成。
她咬咬牙坐起来，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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